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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制度–生活”分析框架是立足于我国社会生活的一种特定研究范式，它突破了“国家–社会”的二元

对立关系结构，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正式制度反观社会现实生活、回应社会现实，有利于缓解制

度与生活之间的张力，也能使正式制度获得大众的认同。做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与社会日常生活相

衔接，引领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动员群众，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文章尝试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

治理问题纳入“制度–生活”分析框架下加以整体性分析，试图表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依据、

并阐明如何运用“制度–生活”分析框架分析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

治理提供新对策与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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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stitution-life” analysis framework is a specific research paradigm based on my countr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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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life. It breaks through the binary opposition structure of “state-society”, and uses the formal 
system of party building to guide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to reflect on social real life and re-
spond. Social reality is conducive to alleviating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system and life, and it can 
also make the formal system gai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public and make sure that party building 
guid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daily life, guide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mobilizes the masses, and transform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to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bring the issue of party building leading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to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life” for overall analysis, 
tries to show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arty building leading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nd cla-
rifies how to use the “system-life” analysis framework to analyze party building leading grassroots 
society.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governance provides new countermeasures and new ideas for 
party building to lead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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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

行。要讲究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全面看待社会稳定形势，准确把握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1]。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社会治理是最重要的领域之

一，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法宝，创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

制，有利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稳定社会安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与满意度，打造共治共建共

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本文通过“制度–生活”分析框架，以整体性的视角分析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

理论依据、以及在实践中如何运用“制度–生活”分析框架，最终为党建如何更好地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并保持稳定性，形成长效机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供新思路。 

2.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溯 

2.1. 关于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研究 

黄晓春在《党建引领下的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一文中从历史溯源的视角进行阐述，以上海为例，

揭示党建引领的整体制度内涵，发现其蕴含了跨组织协调、为流动社会搭建治理网络、推动治理共同体

成长三个维度的制度要素。认为党建引领对于推动服务型政府改革、引领中国社会公共性有序发展、实

现治理网络全覆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2]。李友梅在《治理转型深层挑战与理论构建新方向》中指出当前

治理转型前沿提出的新挑战包括：党建引领治理转型的实践机制、基层政府深度推动治理转型的持续动

力问题、多元治理模式的有效实现机制等等[3]。李永芳在《中国共产党乡村社会治理的百年历程与基本

经验》一文中阐述了社会治理的演进历程大体分为局部实践(1921~1949)、初步探索(1949~1978)、全面展

开(1978~2002)、整体推进(2002~2012)、深化拓展(2012~至今)等五个阶段[4]。目前看来，关于党建引领

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研究较少，学者的研究分期较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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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以治理逻辑的视角关于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机制研究 

有很多学者进行分析阐述。其中，李小艺在《“结构–能力”范式：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包容

性耦合框架研究》中建构出“结构–能力”的包容性耦合框架，认为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关键要处

理好权威与自治的结构性关系，在政党、政府与社会三种力量的整合中结合中国的制度环境，提出需

要通过党建“引领”实现多元主体纵横结构的包容性耦合，并同步实现政党执政能力、政府服务能力

和社会自治能力的聚合提升[5]。吴新叶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中国叙事》一文中运用“国家–社会”

范式分析中国社会治理的方向、格局、功能以及技术治理等方面，在实践上已经能部分超越“国家–

社会”范式[6]。陈晓岚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整合逻辑》一文中回应重构社会联结的需要，

提出社会治理新格局以“组织、治理资源、基层认同、引领动力”四种机制实现社会整合，由此得以

明察党的社会整合趋势[7]。唐皇凤在文章《可控的韧性治理：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中

提到在我国不断演化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的漫漫进程中，简约化与复杂化是两种治理传统。深刻反思并

综合运用两种治理模式，在简约与复杂之间寻求均衡，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取向[8]。
以治理逻辑为视角的分析主要体现在国家的主导作用发挥上，在这种方式下的治理容易把国家与社会

割裂开来，导致党建发挥作用的形式较为生硬，容易造成与基层社会群众的脱节，不利于基层治理现代

化的实现。 

2.3. 以政党逻辑的视角关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研究 

孔凡义在《动员、嵌入和整合：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三种机制》中指出，通过政治动员、结

构嵌入、资源整合，这三种机制分别为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动力、组织和资源，是党组织引

领基层社会治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通道[9]。许爱梅在《结构性嵌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现机制》中

提出以嵌入性党建引领社会治理，要依据顶层设计，以主体、制度和目标嵌入等多重结构性嵌入机制，

实现党建对社会治理的有效引领[10]。易卓在《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组织路径创新》中，运用实证研究

的方法，提出解决基层党建“悬浮化”困境和“内卷化”难题的方法，即“嵌入式”的组织路径不仅

激活了基层党建，并且从治理责任、治理方式和治理属性三个方面重塑了乡村治理[11]。布成良在《党

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一文中，指出政党嵌入理论不适用于中国，提出“大党建 + 基层

治理”思想，力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12]。张勇杰在《多层次整合：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组织的行

动逻辑探析》一文中以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为例，运用多层次整合的分析框架概括新

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包括向内整合、向外整合与向下整合[13]。以政党逻辑的视角进行的分析主

要观点集中在“嵌入式治理”，研究者们意识到要想提高执政合法性，提高群众满意度就要真正把党

建融入到社会中，而不是停留在宏观层面的指导。但是实际上，国家与社会并不是二元对立关系，在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中，没有“嵌入”一说，社会本身就是国家的一部分，党组织本身就是社会的一

部分。 
通过对目前研究现状的分析，发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遵循两个逻辑，一是治理逻辑，主要是基

于效率的思考，工作的重点在于高效与职责；二是党建逻辑，主要是基于如何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服

务群众，以及凝聚力量，工作的逻辑主要在于方向引领、价值动员以及以身作则。另外，在理论研究框

架上还未脱离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事实上，各级各类党组织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存在

关系上的壁垒，二元对立关系本身就为党组织融入社会构建阻碍。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无论是治理逻

辑还是党建逻辑都是不够全面的，本文将引入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制度–生活”分析框架强调制度与生

活的互相影响、互相嵌入，有助于调节以往的基层党建制度化与社会化发展的张力，力求以融合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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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入到基层党建工作中。 

3. “制度–生活”视阈下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建构 

3.1. “制度–生活”的理论来源与内涵 

“制度–生活”分析框架继承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将日常行动与社会结构相勾连，在这样的研究

视角下将制度与生活动态性地呈现在社区治理中，追求“创制秩序”与“日常生活”的相互平衡与协调。

制度主义社会学一直都关注着制度与行动者的关系这一问题。孔德的社会整体论、迪尔凯姆的社会唯实

论等旧制度主义社会学家认为制度和行动者是对立的关系，强调的是制度对于社会主体即行动者的制约

作用，并说明了在制度的高压下，行动者这一社会主体只能选择服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迪厄的

惯习理论等新制度主义学者对旧制度主义的观念进行了批判，对制度与行动者这一对关系进行重新探讨，

认为制度虽然对行动者发挥强制性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行动者这一实现中介制度将无法落地生根，这

就进一步阐明了制度的构建同样离不开行动者自身的行为即主观能动性，行动者决定了制度能否顺利执

行。新制度主义学家提出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嵌入的。这样的观点对于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也有很大的启发。著名社会学家李友梅首先引入“制度–生活”框架进行分析，

发现制度并不能完全限定(改造)生活，二者之间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处于一种持续的互动与互构过程之

中[14]。同时，李友梅对“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进行批判，他认为虽然“国家–社会”研究框架为人们

研究社会运行逻辑提供思路，但其的理论假设中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及结构互动的理论基础不

能满足对微观社会变迁的研究，无法对复杂开放的社会做出及时回应，因此，动态的、多维的、互动的

“制度–生活”分析框架被应用到研究中。事实上，在“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中，国家与社会是两

个封闭的个体，二者在互动中产生了各种现象，但是在国家与社会本身就是复杂的、变化多端的，所以

这一框架无法体现其内部的冲突与矛盾，不利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发挥。 
由此，针对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作者认为“制度–生活”分析框架比其他分析框架更具解释力。

“制度”指以国家名义制定并支撑国家的各个层级和部门代理人行使其职能的正式制度；“生活”指社

会人的日常活动，既包括各种权宜性生产的利益、权力和权利诉求及生活策略和技术，又指涉相对例行

化的民情和习惯法[15]。运用“制度–生活”框架分析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旨在通过对制

度代理人与生活主体之间存在的复杂互动关系分析与对社会现实的考察下找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

新方式新理念。使制度主动顺应日常生活的行动逻辑，寻求协作，使生活主体在协作中扩大张力空间，

进而推动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制度与生活有着不同的运行逻辑，制度塑造生活，赋予生活秩序与价值方

向，同时制度也是生活的提炼。但是制度不能对社会主体进行完全意义上的限制与约束，生活有其自身

的自主性，寻求自身的利益空间，有时还会推动制度的变迁。 

3.2. “制度–生活”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在于正式制度对社会生活的重塑，面对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化建设与社会性需

求之间的张力，寻找正式制度引导社会生活有效重塑的合适机制是在“制度–生活”分析框架下研究的

根本目的。要想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保证良好的互动关系，首先要保证正式制度系统化体系化，并

有高效性，其次是正式制度与社会生活的契合性，在发展中引导社会治理现代化，同时，制度并不是一

味的迎合社会生活，要在发展中辨别群众利益诉求的合理性，进而引导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最终形成

社会生活主体在对正式制度提出要求的同时提高自我反思与自我提升的能力。 
将“制度–生活”分析框架运用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中，并将理论与生活相结合，以此破解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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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与碎片化的党建，进而实现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提升。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双向推

进的过程，而如何实现制度到生活的跨越，缓和两者之间的张力，需要党领导下的科学治理、依法治理。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只有在实践中得到好的应用才能实现善治。把党的建设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各个

方面、全过程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切入点，有利于坚持与完善基层社会中治理现代化制度，是

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与党建引领所规划的制度存在相互脱离甚至背

离的困境，“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自动将政府与人民变成二元对立关系，这与我国的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宗旨不符。同时，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不一，全国优秀党建案例的评选看似优秀，但可能

存在与日常的琐碎不一致的情况，也存在面临社会突发情况时难以应对的局面。 
制度与生活是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关系，是共生共在的，用“制度–生活”分析框架来看，首先，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要求要顺应社会日常生活的逻辑，主动寻找契合点。制度化要求为社会治理

提供规范化秩序，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能更好的动员引导各类社会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其次，制

度主体要顺应生活需求让渡权力和资源，追求平等，不断调整主体之间的权责边界，规范权力关系，形

成制度与生活的均衡。再次，社会治理中的生活主体要合理扩大张力空间，推动党建引领的制度化发展

变迁。制度主体在社会治理中要充分结合地方实际，依靠生活中的精英，灵活变通的落实党建引领基层

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生活主体亦要在平时有意识的加强自我反思与自身建设，互相推进，共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至今，中国社会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再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开启了中国社会治理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16]。这一时期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丰富发展社会治理体

系，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是我国开启多元共治的新阶段。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借助于社会管理

的总体框架，实现社会管理，动员群众，对于社会生活的关注并不高，并没有实现制度与生活两者的有

机结合。但是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话语表达发生变化，这也是执政理念的优化过程，体现出

我们合作共治思想的形成，也代表着我们放弃了政党包办的思路，在制度设计上逐渐开始关注生活，力

图打造富有活力的制度，形成制度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

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

标的建议中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17]开启了“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国家新征程”，由此社会治理现代化进入了新阶段。新时代以来，社会治理与党建引领这一

对“制度-生活”的关系始终保持互动联系，生活不断被制度重塑与约束，制度也对生活进行整合与建构。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这样的转变下体现了我们在制度设计层面对社会

生活主体的关注，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治理理念、体制、机制、方式的转型。 

4. “制度–生活”视阈下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路径 

制度与生活之间是动态渗透的，相互建构的关系，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更好的实现党建引领

基层社会治理。本部分从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现实实践来考察，以期明晰其工作路径，及其背后的党建

逻辑，从而实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优化，推动党建更好更合理的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4.1. 制度创设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保障 

党建引领作为一项社会治理机制，目的是有效克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可能负面效果，从而

保障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首先，从制度创设角度分析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重点引领什么，以及引领

的现状如何，实现现实生活与理论制度的交相呼应，不仅思考制度指导下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工作路径，

也有助于更好的窥视现实发展的多重维度，契合“制度–生活”分析框架。目前以“下沉–服务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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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党建工作路径，体现出以党组织为依托，吸纳社会力量的参与，同时以党建的精细化引领基层社会

治理精细化。制度创设保障党建引领从纵向、横向、立体化角度，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顺利开展。 
首先，是纵向的下沉到底，跑完党建引领社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现在党组织已经基本实现了

自上而下的全覆盖，不断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沉、资源下沉。但如何更好的实现问题对接，进而解决党

建引领社会治理不精准的问题，就需要自下而上的从群众中寻找问题，形成自下而上的问题意识制度体

系，这样就形成了双向动态的互动。让村居党组织有更多的资源提供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有感知度的

服务，让村居党组织有直接的抓手引领自治共治，在服务群众过程中，凝聚群众、引领群众，夯实我们

党的基层基础。 
其次，是横向的服务到边，形成党建引领社会基层治理的全方位模式。通过党建引领带动更大范围

的联结，打通不同主体之间的结构壁垒，强化协作功能的发挥。在社会治理中形成区域化党建平台实现

精准治理降低治理成本，网格化党建平台细化职责落实、保障问题解决，枢纽型党建平台组团式提供相

应资源与服务。但是，在制度创设过程中要注意，整合策略并不是事事整合，在处理不复杂的事物时进

行分类治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在服务方式上实现动态的服务，常态化的服务与前瞻式的服务，这样

有利于节约成本，盘活资源。 
最后，是立体的融合多元，扩大党建引领社会基层治理的联合区域化。在村居层面建设一个资源整

合、功能集成、机制有效、群众参与的平台，形成区域化党建。党建引领的重点首先是其政治意义，目

的是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方向不明与动力不足的问题，党建引领体现出我们党的政治姿态与使命自觉，

展现出党的政治担当。同时，党建引领体现出我们高度的政治自信，试图把社会塑造成政党希望的形态。

建章立制，实现常态化长效管理，充分发挥群众力量广泛参与，“群众的事同群众多商量，大家的事人

人参与”，改变政府以往单向派单的情况。同时，为了基层社会治理智能运行，建立信息化支撑，通过

线上线下平台，为公民提供精准便利。 

4.2. 回归生活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 

制度创设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保证，那么如何让制度与生活之间的张力得到平衡，又如

何使社会治理机制的发展推动党建引领制度的变迁，那就要让制度落到实处，也就是回归生活。在“制

度-生活”框架下分析的核心逻辑就是如何规避党建引领过程中偏离社会治理，又如何重新调整到引领社

会治理的正确轨道上，实现制度与生活的平衡。弄清党建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规律，从引领要素的系

统因素即理念、结构、平台、功能与机制五个方面分析，提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在这五个方面回归

生活，以社会主体的要求为指南进行引领机制的推进。 
在党建引领理念上，群众路线是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是党的最大优势。实现以党建带群建、促社建、推创建，把中央要求和上级指示精神真正落实到基层，

在这块阵地上，党的领导是核心，居民群众和社会力量都参与进来。强调党建引领，让群众感受到享受

的服务来自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员示范作用，使之更好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志愿者、引领者，动员

更多群众参与到服务中，不断提升党建显示度。争取群众，也是时刻关注群众价值的差异性进而及时加

以引导的必然要求。在争取群众的过程中增加政党执政的合理性，群众路线体现了我们“为了谁”的价

值定位，有利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引领社会发展。 
在党建引领结构上，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首先要确定治理责任，进而创新治理方式，

最后逐渐重塑治理属性。改变动员式参与结构，改变“党政强、社会弱”的局面。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趋

势下，在组织结构中很多组织被分离，对组织的政治约束力逐渐被削弱，新生的经济和组织具有先天性

党建基础薄弱的特点，如何弥补党建的空缺是实现党建引领的重要方面。社会构成人员处于不停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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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单位的约束影响也逐渐减弱，人与社会关系加强，那么如何整合社会阶层，妥善处理他们的关系

非常重要。社会转型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出现变化，党务工作如果以原有的命令式、灌输式为主可能会

适得其反，关注党建引领的重点在哪里，群众的关注点在哪里尤其重要。 
在党建引领平台上，实现资源整合并不是为了全覆盖而覆盖，虽然各类线上线下的党建引领工作平

台提高了党组织的覆盖率，但还缺乏一定的系统性，有叠床架屋的现象存在。在基本服务上，县区层面

要建立框架、形成样板，增强显示度。结合本地区自己的特点，在突出服务主导的同时拓展个性服务功

能，不断挖掘社区资源，形成自己的服务项目清单，建设成富有特色的“家门口”服务站，作为引领平

台。 
在党建引领功能上，要警惕领导就是服务的思想，不能把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简单的理解为帮助

群众解决生活中的困难，要理直气壮的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党建引领的复合体

系，从目标、内容、责任三方面分别从治理责任、治理方式、治理目标建设长效机制。在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的同时提升政党合法性地位，增强政党执政水平，有效发挥社会自治。 
在党建引领机制上，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创新的今天，要想协调好基层社会治理与党建的关系，

就必须要形成一个有效的机制在纵向动员与横向整合的基础上发挥作用。要注意在下沉过程中，党组织

必须与社会主体相适应，不能单纯的作为工作组而取代社会主体的工作，而是在具体的战略中给予指导，

同时，努力活跃在基层社会中的每一个细胞，把各个力量纳入到党组织的工作体系中。 

5. 总结与展望 

面对基层党组织建设制度化与社会性需求之间的张力，引入“制度–生活”分析框架是非常有必要

的。本文在“制度–生活”框架下强调了要注重党建引领作为制度与基层社会生活的互动嵌构关系，保

持制度与生活二者的协同融合有利于缓解以往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化与社会化之间的张力。中国共产党作

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党，在面对社会突发事件与社会民情不断变化时需要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

适应民情的需要。“制度–生活”分析框架强调了在正式制度的实施过程中要注重社会中的主体所产生

的变化与回应，进而分析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理念与新要求，有利于构建出可持续性的基层党建发展

工作逻辑。将此框架引入基层社会治理有利于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始终保持党在群众心中的主心骨地位。

同时，为了避免分析框架的僵化，应该继续探索适合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框架，而对于“制度

–生活”分析框架，需要进一步研讨其实践价值。要持续不断地发展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保持

党领导的根本初衷，真正将党的理念价值、实际行动与群众的需要相结合，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良

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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